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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黄山非彼黄山，乃当涂小黄山也。

小黄山在当涂城北5里处，临近长江，古时江水盛大时

可直流山脚下，故又名黄江山。小黄山还叫浮丘山，相传仙

人浮丘公曾于此山林之间牧鸡。民间流传着黎明（鸡鸣三

遍）之前，匆忙造成黄山塔的传说。是浮丘公本人，还是与

他打赌的神仙？居然记不清楚了。一时也无从稽考，只得

暂且放下。

小黄山确实小，周围2公里许，高不过70米，山体呈初

月形，远看貌不惊人。可它又是不寻常的，有着丰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那矗立山顶的黄山塔，原为刘裕代晋称帝时所

建的八丈佛塔。但现塔并不是原塔，现塔于原址仿建于隋

唐时期，距今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当涂三塔之中，年代最

悠久也最显破旧的，且塔身微微倾斜。经过多次修补，大体

保持着原貌。现在它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黄山塔高 23米，造型独特，八面五层，下粗上细，逐层

收减，和谐匀称。中空有台阶，每层有4门洞，可拾级而上，

逐层观景，直至塔顶，耸入蓝天白云。当年李白途经黄山送

族弟诗云：“送君登黄山，长啸倚天梯。”此天梯即黄山塔，倒

也形象逼真。

让小黄山千百年来享有盛名的，还有山上的凌歊台。

凌歊台始建于南朝武帝时期，高五尺，为刘宋皇帝的避暑行

宫，后孝武帝再筑别馆，规制进一步扩大。当时及后代有诗

人盛赞：“宋祖凌歊乐未回，三千歌舞宿层台”“宋家天子游

南国，红粉三千百尺台”，可见当年的盛况。到了唐代，李白

作《姑孰十咏·凌歊台》：“旷望登古台，台高极人目。叠嶂列

远空，杂花间平陆。闲云入窗牖，野翠生松竹。欲览碑上

文，苔侵岂堪读。”可以看出，尚有歌台馆舍窗牖遗存。至唐

宋时期，“凌歊夕照”成为姑孰八景之一。明清时期，尚存部

分遗址。如今已踪迹全无，难觅一砖一瓦，千年岁月拂去了

一切痕迹。

黄山塔和凌歊台，都与刘裕有关系。刘裕何许人也？

他是东晋与南朝时期最强猛人，一代战神皇帝，是南朝二十

四帝中“唯一值得肯定的君主”（鲁迅语）。南宋·辛弃疾《永

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

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见证了刘裕的

高光时刻。

刘裕（363—422年），字德舆，小名寄奴，祖籍彭城（今

徐州市），为刘邦之弟刘交的 22世孙，汉皇宗亲，祖上显

贵。刘裕出生于晋陵郡丹徒县京口（今镇江市）的小吏之

家，其时家境已败落。他刚出生母亲即病亡，父亲办完丧

事再无力请乳母，一度想将他抛弃野外。幸得姨母等悉心

照料，得以存活下来，其小名寄奴，可见一斑。10来岁

时厄运再次降临，父亲抛下他和两个弟弟也病亡了，由继

母拉扯兄弟三人艰难度日。一家人靠砍柴、种田、打渔、

卖草鞋为生，饥寒穷苦，尝遍了生活的辛酸与世态的炎

凉。好不容易成家后，刘裕又因赌博而倾家荡产，被债主

捆绑鞭打，受到邻里乡人的耻笑。可以说，35岁前的刘

裕，那一个凄苦黯淡，无以言表。可是刘裕又是不寻常

的，艰难困苦反而磨砺了他，激发了他出人头地的强烈愿

望。史载刘裕“雄杰有大度，身高七尺六寸，风骨奇伟，

不拘小节”。后遇宰相王导之孙王谧，惊其神貌，认定日

后必为一代英雄，于是结为好友，时常相助，曾帮其还债

救命。

约公元397年，输光仅有的家产，流落街头无处安身

的刘裕，一跺脚加入东晋北府军，开启了他神奇的军旅生

涯。因常年砍柴种田干体力活，刘裕体格强健、膂力过

人，很快在军营中脱颖而出，受到长官的重视。因骁勇善

战、屡立战功不断升迁，成为北府军的年轻将领。刘裕曾

率几十人与敌千人血战，挥舞长刀，经久不败，成为以一

当百的英雄豪杰；又善用奇谋，常绝处逢生，以少胜多，

逐渐威名远扬。399年，刘裕加入一代名将刘牢之麾下，

成为其得力干将。

公元 404年 2月，刘裕首举义兵，讨伐篡晋桓玄，复兴

晋室，功勋卓著。之后陆续灭西蜀、南燕，亡后秦，统一南

方，又收复北方大片土地，洛阳、长安也相继光复，声势浩

大，居功至伟。

小寄奴成长为大将军、宋王，直至宋武帝，其逆袭人生，

实在是惊天的励志传奇。

东晋几个金戈铁马的猛人，刘裕第一，桓温第二，刘牢

之第三。

刘裕的北伐，声势浩大，且战果辉煌，是中国历史上少

有的成功的北伐，仅次于后来朱元璋北伐蒙元，统一中国。

刘裕军事才能卓越，是罕见的战神级的君王。他集

勇战、谋战于一身，既勇猛顽强，又善用奇谋，以少胜多，

是不世出的军事家，可惜其著作《兵法要略》已散佚无存。

刘裕作为政治家也是杰出的。称帝在位期间，吸取前

朝教训，加强集权，抑制豪强，重用寒门，兴办教育，关注民

生，废除苛法，奠定了南朝“寒人掌机要”政治格局，打破了

魏晋两百年来的门阀世袭制，促进了社会人才的良性循

环。可惜刘裕在位只有两年，宏图尚未大展，但他的治国方

略为后世“元嘉之治”打下良好的基础。明代思想家李贽称

赞他为“定乱代兴之君”。

值得一提的是，战神刘裕对抚养自己长大的继母侍奉

至孝，哪怕是登基后也天天向母后问安，给天下人作出了极

好的榜样。

是人就有缺点，刘裕也不例外。作为一代雄主，在刚刚

收复长安的大好形势下，公元420年急于回建康称帝（也许

他预感自己时日不多了？），而疏于对政权的巩固，致使长安

得而复失。以后南朝历代再也不曾收复，留下永远的遗憾。

自公元404年讨灭桓玄，十六年之间，灭五国，诛六帝，

屠尽司马氏家族，功过是非该如何评说？

称帝后的刘裕，政治上一展宏图，生活上也尽享荣华富

贵。京师建康自不必说，在京畿门户姑孰（今当涂），建黄山

塔以阻王气北侵（据说姑孰山水王气太重），筑凌歊台以盛

夏避暑、观赏歌舞。不愿意上龙山、白纻山重踏桓温桓玄足

迹，但还是仿效他们移镇姑孰，从长江上游监控建康的老传

统，大约也是英雄所见略同吧。

只可惜天不假年，成就了南朝最大疆域，亦忠亦孝，亦

仁亦暴的宋武帝，59岁驾崩。后世虽然也出现过“元嘉之

治”，努力演绎着凌歊台上的盛世繁华，但还是逃不脱一代

不如一代的历史魔咒，刘宋延国祚 59年后被萧齐取代，历

史进入了“争篡与相斫”的混乱恐怖时代。

之后的黄山塔与凌歊台，就成了前朝遗址，再没有

“三千歌舞宿层台”的繁华与宏丽，唯有黄山塔下的滔滔

江水、“凌歊夕照”的残阳余晖，让李白、黄庭坚、李之仪、

陆游、顾炎武等后人吟诗凭吊，感慨不已。

1949年后，黄山塔有过多次维护、修葺。近年来，当涂

县政府投资打造小黄山公园，山下是一条橙色环形健身跑

道，山中多条登山石阶小径，各种花草树木巧妙布局，还建

造了极目亭、怀古台、誓清堂等景点，相信不久的将来就能

再现“凌歊夕照”的独特美景。

春分前后，正是放风筝的好时

节。趁着妻陪孩子在莲花湖边欣赏

纸鸢的空隙，我特意拐进附近的母

校。门卫大哥正捧着手机刷视频，

听说我是三十年前的毕业生，眯眼

笑道：“回来看看好哇，学校布局风

格都没变呢。”

沿着青灰沥青路缓行，四周安

静得很，微风里似乎浮动着一摞摞

书本的纸香。科技楼前的少女雕像

仍托着石膏书本，裙裾上不知被哪

届学生系了褪色的红丝带。路两旁

的棵棵百年古树还在，落光了叶子

的枝条苍劲地伸向天空。绕过正在

浇筑混凝土的宿舍工地，忽然有细

碎的爆裂声穿透施工噪音——那声

音像是某种神秘的召唤，引我走向

操场东侧的藤廊。

走近才发觉异样。藤条像凝固

的墨迹悬在架顶，这时节，还没有冒

出绒绒芽苞。廊下散落着些许干瘪

豆荚。突然“啪”的一声自头顶炸

开，惊得我后退半步。仰头望去，一

枚深褐荚果正裂成两半，黑玉似的

籽实坠下来，在塑胶跑道上蹦跳。

这让我想起教室后窗的铜风铃，总

在晚自习起风时，将数学老师的讲

解撞碎成叮叮当当的月光。

“当心硌了手。”弯腰去捡时，身

后传来沙沙的扫地声。一位老校工

握着长长的竹扫帚过来，“今年倒春

寒厉害，藤子以为还在冬天，急着甩

籽呢。”他袖口沾着一些碎叶，“操场

都是塑胶跑道，籽落下去没地方生

根。”我特意察看了紫藤架两边，六

棵粗壮的藤根驻扎在地里，围绕在

粗壮的根周围有无数根细细的藤从

地面蔓延到架顶上。心想，还是有

一些籽儿落到了泥土里，不服输儿

地发芽生长出来。

这时，又一噼啪声响，我看到一

片叶子掉落在地。细看地上，这里

几片那里几片，弯腰捡起，豆荚立即

裂开来，我使劲一捏，硬邦邦的，如

木头片。再抬头，藤架上还垂挂着

好多豆荚，我跳起来用力抓住豆荚

蒂摘下一个，轻轻一掰，豆荚“啪”的

一声裂开来，五粒黑如扣子的果实

分列两片豆荚片里。

“等等，大叔。”看到老校工正要

将豆荚扫走，我急忙蹲了下来，拾起

一粒又一粒“黑豆”。豆荚硌在手

心，硬得像父亲药罐里焙过的决明

子。二十年前的初春，也是这般乍

暖还寒。我总爱缩在藤架背风处背

单词，看男生在球场腾跃成模糊的

剪影。记得那个总穿蓝毛衣的男

孩，有回把足球踢上藤架，踩着石凳

够藤枝时，惊落的花瓣落满他肩头。

“要落雨了。”老校工突然说。

我这才发觉天光暗了许多，西北角

堆着铅云。他说：“别看老藤枯索索

的，地底下根须壮着呢。经春雨水

一泡，嫩藤能蹿两丈远。”

攥着紫藤籽往校门走时，身后又

传来零星的爆裂声。这声音忽与记

忆重叠——此时我似乎看到当年紫

藤下的青葱岁月，一群男生或在球场

上奔波，或在藤架下对弈，两三个女

生或倚靠藤架聊天，或捧着一本书在

读……紫色的璎珞一串串，远远看上

去好似天香瀑布垂挂而下。

湖边，妻和孩子正在翘首四

望。携手归家后，我在院角辟出块

泥地。埋籽时，感觉手心里的种子

沙沙作响，仿佛在说：把我埋进江南

的春雨里吧，待来年春风起时，定还

你满院子的紫色风铃。

蓝天如幕，澄澈而辽远

杏花初绽，似繁星落满枝间

粉白的花瓣轻触微风的指尖

每一朵都藏着春的语言

细枝蜿蜒，勾勒岁月的弧线

花苞微颤，似梦在悄悄舒展

阳光倾洒，晕染温柔的暖

杏花浅笑，醉了时光的流转

鸟儿遗落几声婉转

为这美景添一抹灵动的弦

袅袅花香飘向云的彼岸

唤醒心底沉睡的浪漫

在杏花的光影里徘徊流连，

任思绪飘远，似蝶舞蹁跹。

这一隅天地，诗意在弥漫，

杏花的故事，在春日里续演。

看那花瓣飘落，如雪花轻旋，

洒下的，是无尽的眷恋。

思念被悠悠岁月书写成清明

清明在二十四节气的缝隙里悲伤

融入血浓于水的亲情

它镌刻在芸芸众生道德的丰碑上

弥漫于雨纷纷千年

在中华文明史上熠熠闪光

翻飞的纸钱是承载思念的千纸鹤

是思念到达天国的旧船票

召魂幡迎风悲凉

那是先人对活着的人的祝福

隆起的冢茔一如万种闲愁

孤独在每一个清晨和黄昏

和历史的霜冷长河

蓬蒿蔓延着岁月的年轮

在烟雾缭绕里艰难转身

炮竹声承载思绪万千

清明不约

岁岁年年而至

这场虔诚的祭拜盛典

还会在千年后上演吗

那天，无为县军人接待站，风柔

和，天高朗，新鲜的空气散发着些许

花草的清香，房檐的露水在晨曦中

晶莹透亮。我们 100名“北京武警”

在这里集结。清一色的橄榄绿，肩

挨着肩盘坐在水泥地上，等待着出

发的哨响。

人群中，我看见那一张张年轻

的脸庞，流露出或倔强，或懵懂，或

青涩，或深沉，或坚毅的神情，但不

管怎样，每个人的眼神里，总能觅到

青春的奋发，家国的深情，使命的召

唤，感受到血脉里涌动的忠诚和筑

梦军营的理想。

我们像一百株新移栽的小树，

背包带扎着的布鞋藏着挺拔的力

量，崭新的军装领口在东张西望中

磨得呼哧呼哧像树叶在风中交响。

有个瘦高个儿用指节蹭了蹭头上的

帽子，弄斜的帽檐露出几分调皮几

分“潇洒”。

忽然，队伍前面传来“起立

——”“向右看齐！”“向前看——”带

兵干部的口令划过嘈杂，惊起瓦檐

上的麻雀呼啦啦从头顶飞向远方，

似乎在为我们壮行鼓掌。带兵干部

的口令，带着中原人的音质，远远听

起来虽然不是那么清晰、准确，但洪

亮有力中透着一种阳刚之气、威武

之气、浩然之气，现在回想起来，总

觉得那是我听到最好的口令。

口令就是命令。我们笨拙地碰

响解放鞋，脚步叠着脚步，手上的箱

包、肩上的背包、挎包，一起把晨风

踏成鼓点。四周围、角落里，有人红

了眼眶，可极少有人回头——胸前

大红花沉甸甸地坠着，那是对首都

的向往，也是那个春天最美的影像。

绿皮卡车轰隆着驶来，我闻到汽

油混着的花香。大家有序登车，一个

接一个，尽管不是那么整齐，但也看

不出一点乱象。有人不小心踩到前

头兄弟的鞋，前头那兄弟踉跄着扶住

车帮，军用水壶跟着当啷作响。

“在车上坐好了！”“到部队给我

写信！”“十月一号我到北京看升旗，

到时去看你！”“到部队好好干，听领

导话，不要想家！”一时间，嘱咐、叮

咛汇成爱的暖流，在人隙中激荡。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

割,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流出一首赞

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

一条河……”大广播里传来歌唱家

李谷一的《我和我的祖国》，舒展流

畅的旋律，亲切感人、生动形象的歌

词，在接待站上空环绕，把别离的气

氛推向高潮。

引擎发动，几辆绿皮敞篷卡车，

在亲人们的送别中拖着长长的尾气

缓缓驶出大门。清洁的环城马路，

高高的行道树，熟悉而陌生的无城

烟火，在我们的视线中渐渐远离。

卡车拐过最后一道弯，有人高喊：

“无为，再见！”其他人跟着附和：“再

见，无为！”——那喊声无疑是我们

每个人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深情告

白，也是青春的呐喊。

三十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当年的无为，已经由县变市，我不知

道这里有多少青春的集结，但我知

道每一个从这里走出的青春，都心

怀梦想，充满希望，希望无为变好变

美变强，希望自己以青春的模样奋

进在新征程上。

夜行
□朱蓉

小时候特贪玩。不仅本庄子玩，还喜欢去邻队的庄

子玩。

邻队离我家大约三四里地，虽说不算太远，那路却生

得极不寻常来。我的家乡在大别山区，抬头见山，山山相

连，层峦叠嶂。山峦中间，常有一条石子路蜿蜒迂回，连

接着此端彼端。那时的家乡贫瘠又荒凉，是拿不出人力

财力来修路的。所谓山路，正如鲁迅先生说的，地上本没

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只是山里人边走边修，日久

生路。

我总是玩到很晚才晓得回家，彼时已是点灯上亮的

暮色深沉之际。从邻家庄子出来走在回家的路上，先要

经过一段由山峦到山丘过渡到旱地直至冲田的地带。空

旷的原野，夜晚尤显寂寥。路就横亘在植被稀疏的山丘

之中。每走那里，就想起先生笔下少年闰土月下刺猹的

场面，便多了几分雀跃来，因我也正值少年闰土的年纪。

所以走这段路，虽然也害怕，但害怕程度要小很多，

常常蹦蹦跳跳就一晃而过了。过了这段秃荒的路，就是

一段山林石子路，有两里地长。有月光时我就以歌壮胆，

踏歌而行，把风吹山林的呜呜声，和脚下踏出的石子沙沙

声和弦，我和影子互为依靠，前后照应，营造出清辉披洒

歌声悠扬响彻山谷的曼妙氛围，以掩饰不时颤抖的小腿

肚，还有栗栗发抖的心颤。没有月光时，我就蹑手蹑脚地

走，希望天色越黑越好，黑到伸手不见五指。黑能使所有

山神看不到我。就这样掩耳自欺，屏蔽山风，屏蔽山风摇

动树枝发出的嘶吼声，尽力忍住不看路两边的树林，尤其

是黑漆漆的矮松柞树之类。山里的夜总是寂静的，孤独

的。很少于此时能遇到人的踪影。凭着对山路的熟悉，

凭着石子散发的微弱之光，一步一步地缓慢前移，走到山

坳的坟茔下时，我几乎弓起身体呈爬行状，似乎这样那坟

茔里的先人就看不到我了。待拐出那段路才敢直起身

子，继续蹑脚行走，直到看到自家庄子里灯火才如释重

负，迈出轻快步伐朝家奔去。

这样的夜行次数多了，渐渐就练出了胆子。慢慢长

大后我便多了些外出机会，近则出乡，远则出县。仿佛命

里有舟楫，这时期的家乡已是一片国泽，我们都成了库区

移民。所有的出行几乎都是行船，冥冥之中仿佛踏上的

是只夜行船，带着对山外无尽的遐想，划起橹桨，在生命

的江河里虚虚实实，在浩瀚的烟波里颠簸跌宕，向着山外

迷迷茫茫的芊荇，不断复制歌壮怂人胆的夜行，终于日渐

长大成年。

曾多次回望那些黑暗中的夜行，庆幸自己，或许正是

那些贪玩又胆大的夜行，辅以无所顾忌的年少轻狂，练就

了胆子，为成年后的诸多行走，磨练了可贵的韧性。形单

影只的童年，也好像提早预示和体会了，人生本就是这样

的孤单夜行。只是那时候的夜行，虽然没有灯光辅助，但

有家的方向牵引。成年后的夜行，大多投石问路，带着几

分困惑和迷茫，以梦想点亮心灯，摸索前行。

学者余秋雨在他的《文化苦旅》中，在他来到向往已

久的太湖边，写过这样一段话:一种本该属于自己的生命

又萌动起来，这生命来自遥远的历史，来自深厚的故土，

唤醒它，只需要一个闪电般掠过的轻微信息。是的，在生

命的长河里，故土是起点，是每个人成长的摇篮，是行走

于外的人的坚实后盾，她锻造了一个人山一样坚韧的性

格，这性格能伴其一生，让生命旅途上的所有夜行，都多

了些从容和笃定。

酒泉的月光
□陈严法

去年中秋时节，穿越苍凉的旷野，去结识一座西部古

城，去赏一轮光照古今的酒泉圆月。酒泉面积很大，有

19.2万平方公里，人口不多，只有105万。酒泉是古丝绸之

路必经之地，紧邻嘉峪关，打通西域前，这片土地主要居住

着乌孙、月氏、匈奴等民族，连接着中原与西域，是古代河

西走廊四郡之一。

说到酒泉地名的来历，不得不提到西汉时期的霍将

军。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率领着西汉骑兵出征陇西，击匈

奴，取得河西大捷，汉武帝大喜，赐霍去病御酒犒赏。但霍

去病想到功在全军，而不只是他单单一人的功劳，于是乎

就倾酒入泉，与将士共饮，自此便有了“酒泉”一名。李白

曾赋诗一首:“天若不爱酒，天应无酒仙。地若不爱酒，地应

无酒泉。”酒泉这一泓千年未断的泉水，正是酒泉大地绵延

不断的历史和文化根脉。

到酒泉当天是中秋节，在酒泉工作的安徽老乡十分客

气，让我们中秋之夜在酒泉相聚。他们有从部队转业留在

酒泉工作的，有从内地到西部创业的，有大学分配到酒泉

的。虽然月是故乡明，但身处他乡，遇到家乡的朋友，同样

有一种特别的思乡情愫。淮南籍老乡长相文雅，像一位教

授，他年轻的时候到酒泉发射基地当兵，现在已经转业，并

在基地开了一家超市，生意很好，生活幸福。蚌埠籍老乡

是移民到西部的，他在酒泉参加高考，大学毕业后又分配

在酒泉，现在已经是一家银行的“一把手”。合肥籍的老乡

很年轻，刚刚到酒泉，从事安徽一家著名酒业的代理，生意

做得顺风顺水。有这么一群从安徽走到大西北的创业者，

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坚韧为西部建功立业，也为自己的人

生增添了亮色。虽然酒泉的中秋之夜下着小雨，月亮躲藏

在云的后面，我没有中秋赏雨的遗憾和惆怅，因为有一轮

明月在心中。看到了一群热情好客、充满朝气的老乡，体

悟他乡遇老乡的快乐和愉悦，我想到如果是晴朗的中秋之

夜，大漠酒泉的月亮该是多么大、多么圆。

身处异域他乡，常常会让人把月亮和乡愁联系在一

起。是啊，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思乡的人总会情不自禁

地坐在临窗的小桌前，或是披着衣服静静地立在窗前，遥

望深深的夜空，心绪随着星光的轨迹滑得越来越近，乡愁

顺着月色飘得越来越远。尤其是在中秋之夜，月圆之时，

皎洁的月色会把一种叫做思念的东西催化成一种气流，随

着月光在遥遥无际的苍穹中弥漫，让你感动得泪流满面。

月是故乡圆，人是故乡亲。真正远离家乡的人，才能对这

句话有更多的体味。

在行程里，有一项是参观现代航天的摇篮——酒泉卫

星发射基地。我们乘坐两辆大巴车，下午一点从酒泉出发，

到基地已经是下午四点。参观完展览馆、发射塔等地方，回

酒泉已经是晚上。车行广袤的原野，只看到影影绰绰的沙

丘、荒草和电线杆子，给人的感觉是宽旷、苍茫、无垠冲击。

在一个服务区，我们下车休息，当我不经意抬头，看到了一

轮圆月已经挂在头顶，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升起，但那是

酒泉的月亮、大漠的月亮。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她如同一个

圆盘扣在天上。不知是天气还是季节的原因，月亮边缘不

是那么清晰，黄黄的底色依然散发出月光的清辉，照到地面

却是朦朦胧胧，让大地蒙上了一层轻纱。同行的朋友大都

没有见过大漠的月亮，都掏出手机，拍下那美丽的记忆。

车子继续行驶在广阔的荒野里，透过车窗，朦胧的月色

里看到更高更远的是北方的苍茫、荒芜，夜色中的荒原是孤独

的。夜色无边，静寂无边。在茫茫无边的夜色里，我不知不觉

把手伸出窗外，似乎想触摸月光的清辉柔情。月光刺破了夜

的黑，柔柔地洒在大地上，那份恬静与安然犹如一位遗世孤立

的故人，更像是一首余音绕梁、富含温情的诗歌。

在古人心中，大漠的月亮是凄清的。李白有诗云：“明

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酒泉

的戈壁上云月苍茫，与雄浑磅礴的山峦组成一幅壮观景

象；驻守边关的将士在月光下伫立，遥望故园，但觉长风浩

浩，横渡玉门关而来。而在现代人眼里，大漠的月亮是柔

美的、静谧的，别有一番情韵，我想起在酒泉创业的安徽籍

老乡，我想到中国人的探月精神，真切感到酒泉月光的温

柔，月亮离我们是那么的近。

月光如水，时光悠悠。酒泉那亘古不变的月光，正映

照着现世的繁华，登月的梦想，游子的乡愁。

（作者单位：省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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